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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读者群定位在15-22岁女性的纯女性言情MOOK，国内第一本“唯爱体小说”，汇集了藤萍、江南
、暗、桂圆八宝等一批目前国内最著名的畅销作者。
    本期主要篇目：    藤萍《紫极舞》：（古代武侠爱情故事），长篇。
讲述武侠世界的爱恨情仇。
）    到底谁比谁更骄傲，究竟谁的爱更残酷，更深沉。
    隐忍的爱，沉默的爱，疯狂的爱，究竟是真爱还是阴谋？
    赵上玄、容配天、白南珠，容隐、聿修⋯⋯当这些人都汇集在一起，结局究竟如何？
    暗《纹身》：（古代宫廷虚构爱情故事，讲述一个宫女的爱情悲欢离合）    是情，非情。
    她垂了手，如与之挥别，她的一生，由此而荒废。
她最后只看见他的眼，依旧是轻蔑不屑⋯⋯    而他是个最无所谓的人，眉目风流，俯身去在她颈旁，
说，纹生，你杀了我吧。
    桂圆八宝《十八层·琉璃病》：（奇幻爱情故事，故事曲折离奇）    人心莫测，深不见底，有似十
八层地狱。
    从始至终，他一生就是冰凉的，因着那一点点奢望挣扎着，到最后，也不过就是冷澈心头。
    转瞬之间，莲花在他的身体之上，像夏季的炎热一般，疯狂而绝望的盛开了。
    阿白白《南瓜大人遇见空窗》：（都市爱情故事，讲述甜蜜恋人的罗曼史）    爱情最大的悲剧，是
傻瓜遇不见傻瓜，只要能遇见，那么，故事就会有开始的一天。
    伊陌《塔罗·浮世·祭司的假面》：（奇幻爱情故事，虚构了一段天神穿越时空的爱情）    那个褐
发的魔术师从来不曾承诺什么，但是他坚定此刻的真心，岁岁年年，不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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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藤萍，叶萍萍，O型血，射手座。
1981年生于厦门，2004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

　　2000年以《锁檀经》荣获第一届“花与梦”全国浪漫小说征文大赛第一名，此后作品使始终保持
在浪漫小说的畅销榜上。
 
    代表作：以《香初上舞》为代表的“九功舞”系列；“情锁”系列；“中华异想集”系列；“十五
司狐祭”系列；以及《大好河山》、《福祸朝夕》、《清水雅然》、《善·变》、《伸缩自如的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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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那一夜，雨是甜的。
即使是经过了许多年，纹生仍不相信，这从天而降的清流，人人赞之为甘霖，居然真是甜的。
想这话时，她仰卧在林中，长发如群蛇缠绕，吞吐爬满玉脂白腻的身体，清冷的月光下，那种腻白正
透出融融寒光，当然也不总是白，在她身上，还有浅樱的红，乌墨的阴影。
斜斜的媚眼眼角吊上去，爆着点点笑花，怕是在笑没有人知道，白日里端庄贞静的女子，竟然也会放
松至放肆，似支野生的藤，四肢伸展开去，努力触及那无法想象的境地。
片片深和浅的暗色中，发里透出茉莉花脂的香，还有淡淡的异气，她微笑，这种莫名的味道，大约就
是情欲。
“我们可算冤孽？
”记得她曾这样问过他，当时微侧过脸去，故意别转了下巴，但眼角，落在那双白皙的手上，男人的
手再秀气，也是有力的修长，间中的关节文雅地突出，稳稳地托着一杯茶。
她突然翻了个身，将胸口紧贴在地面上，厚厚的落叶似波斯绣毡，细软的枝梗扎在吹弹可破的肌肤上
，微糙且硬，就像他的手。
她的眼中渗出水来。
他的大腿上有着华丽精致的刺青，直直伸展到根处，是副九头龙霸牢牡丹丛，青酽酽地一层宿缘情梦
，龙头狰狞暴躁，花苞半闭含羞，密匝在坚劲有力的大腿上，再往上延去，变为窄而圆翘的臀，矫健
细致的腰，她支撑不住，玉色的手掌顶在他腰上，指间是大片铜色的肌肉，和一波波极速的惊涛骇浪
。
如此诱惑，叫人克制不住地在黑暗中缓缓摸索，可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时间摸遍。
得不到的，来不及的，便是贪渴的源头，她执著，想要看透它，一切追随，到底，是为了这个男人，
还是为了自己。
她耐心等着。
林中渐有瑟瑟的声音，她低下脸，偷偷一笑。
“你是谁？
”来人沉声问，是个男人，但是，不是他。
他没来！
他没来？
到了这个时候，不是太迟了，便是不想来了。
太过震惊，人反而纹丝不动，她依旧似条白玉巨蟒，然而目光暴怒，如果眼风是剑，那人已身中千刃
。
这个中了千刃毒咒的男人，她却是认得的。
“纹生？
”他吃惊，声音短而尖促。
她还是没有动，一点点，眯起了眼睛，不错，她认得他，好多次自宫墙檐下转出，角门边，会遇到他
欣喜的模样，如同对待其他仰慕者，她看他，不屑一顾，微不足道。
“你⋯⋯你怎么在这里？
”他喉口干涸，想看，又不敢看，是怕再多看一眼，人便会沦陷进去，只好拧过头，拼命做出抗拒姿
势。
她冷笑。
他没来！
胸口火灼般疼痛，焚出烈焰，涌上头项，若不是黑夜，便可见有青烟而起。
不相信，可还是要相信，最后那次分手前，他说的话，原来全是真的——“我们是对冤孽，如果你清
醒了，就请离开我。
”还不等到她，他却先等不及了。
黑暗里，喉头横哽着怨恨，硬咽下所有愤怒与屈辱，先过了这关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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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你呀。
”狠狠咬着牙，齿间却进出笑，声质比较平时已大不相同，可他听不出，他所知道的纹生，不可能有
这样柔媚的音带。
“来，来嘛⋯⋯”抬出脸孔，纤细到尖利的下巴，还有天生的红润菱唇，这一生，是债总要讨，是账
还要催，不过，要先打发了他，再去寻那祸主的晦气。
喘息，逐渐粗重，他仍在抵抗，他不肯转头。
不知何时，她已无声滑出暗色，想来女人大多如此，躺在地上，是滩祸水，立起身，却是条蛇精，她
袅袅地，长发直到小腿处，像披了件黑丝的外衣，半隐半露，衣不蔽体。
她极力地引诱他。
长安城中世家的豪富子弟，若要收买，用财是不可能的，她也出不起许多，然她所有的，最可靠有效
的，也就是这点色了，趁着他转过脸来，她挺身上前，用那条丁香软舌，名符副其实，堵住了他的口
。
男女之情，贪欢爱欲，所有的声音、手势和动作大体相同，狂乱地转身，紧紧拥抱，鼻息咻咻地在身
上游走，一个招架不住，二人翻滚倒在地上，当身体重又回覆到那层细枝软毡上时，她竟有些明白过
来了，原来，这一切，都一样，不一样的，只是人。
可，他总是他。
一个女人，若想套牢男人的心，就只有软弱些，听话些，令他心生爱怜。
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话？
她竟坚信了这许久，为了他，甘愿放下所有身份矜持，在漫漫长夜里苦苦候着。
可是，他还是没有来。
不知何时，天空渐渐飘下雨来，牛芒针尖，洒在滚烫的身体上，一粒粒露珠样的汗粒，转眼又滚落皮
肤。
林中水汽迷漫，清朗的空气里仍混有一丝腥热，她被压在下向，努力呼吸，咦，淡淡的麝香味，怎么
连气息都是一样？
她毫无征兆地，‘咕’的一声笑了出来。
天快亮时，她独自回宫。
靠看父母的体面，她是宫中皇上恩赏的女官，十三岁进宫，专门服侍太后，在宫里很有地位，所谓奴
大欺主，平常不得宠的妃子遇见了她，也是要点头打招呼，尽量礼数周全些。
守夜的人赔着笑，为她敞开大门。
她径直入了长廊，先不去内宫，向右行，台阶到底，通往七皇子府，大清早，皇子府中空落落的，看
门人连同院中的一个小婢女，根本拦不住她，含着一口怨气，她闯进寝室去。
七皇子劫并没有娶下妻妾，此刻他的床上，却正好有一个女人。
一进门，便可见透明的浅翠纱帐下，裹了玲珑裸艳的胴体。
她呆住，虽然是早料到了，可亲眼见来，总是当头棍喝。
下人们不敢进房，只在门口低唤，七皇子劫从帐中显身，身上胡乱披了件白绸袍，一夜贪欢未足，那
双平日会笑的眼睛，不再神采飞扬。
“纹生，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他很是疲乏，因此冷冰冰，分外无情，“咱们之间事说出去了，你也别想有好结果！
”她瞪住他，就是这张脸，这抹唇，曾说过些什么？
他曾抱紧她，百般怜爱，可现在，他说起身份。
她突然心寒，又拾起理智，不发一言，转头就走。
这事别人不会知道，他自会打理一切，若是事情传出去了，他也难辞其咎，她是得宠的女官，他却是
争宠的皇子，你看，世上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得不到，她无所谓。
二她去服侍太后。
一夜放纵，她微微有些黑眼晕，太后是个老女人，也是个过来人，看着最宠爱的女官，她笑得满面慈
祥：“纹生，你今年多大了？
”“回禀太后，纹生已经二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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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里的事务拖累了你呀。
”“纹生甘愿的。
”太后摇摇头，她不相信。
哪个少女不怀春，年轻美貌的女孩子，若得不到释放，便都成了小妖精。
宫里罕有男人，她们便勾引皇上，连皇子也不放过。
她管了太多，管不住更多，可是，在心里面，她喜欢这个纹生，倒愿意放个人情，成全一段姻缘。
“你可有了意中人？
”老太后温温和和，亲亲切切。
纹生怔住，其实一直以来，她就在等这么个机会，可临到了头，又完全吐不出口。
“皇子们成了亲或定了亲，正室都有了人。
”老太后闲闲地端茶，撇沫，“如果你真要挤进去，只好做个侧妃，还是底下的王侯公卿好，年轻有
为的大有人在，许多又不曾娶妻得妾，你若选得中，倒是可以成为堂堂正正的夫人。
”她低下头、妻、妾、婢、奴，曾经以为，只要是他的人，中他的意，她就都可以承受，但现在⋯⋯
“若叫你亲口说来的确是为难，”太后呵呵地笑，“如果有意中人，就让他来我处讨你，无论是谁，
我都会考虑答应。
”她耳目朦胧，不置可否，手上功夫不停，心思却已飘散出去，他会来吗？
搞得这么僵局，如果她开口，他可会来讨人？
暗暗地，她开始懊悔、矛盾，早上，也许不该这么轻举妄动，他是什么样的人，便是什么样的人，万
事何必太认真，重要的，是他这个人。
事务结束，退出内宫来，她无处可去，犹豫不决地，又往他府里去。
看见那围绯红宫墙下的大门，她远远停住，立在株长柳下，不再向前，隔着绿玉红墙，她不知内里风
云，他应该起身了，是否还生气着恼，可否会有些许歉意？
忍不住心焦气促，举步复止，也许不是个好时机，也许过几天来会更好，可是，她实在等不及。
彷徨中，马车徐徐驾来，杏黄挂帐，吞金雕杆，分明是他的坐骑，她一惊而起，避之不及。
大门里涌出人，掀起绣帐，搬出锦凳，扶下车中的贵人。
男人，锦衣玉带俊面红唇，女人，绡袍丝罗万花簇拥，彼此嬉笑打闹，神情里旁若无人，勾肩紧拥。
他低低说了些什么，她恼了，劈手去掴，手掌才沾上颊，却被他马上咬住指头，仔细地咂⋯⋯她突然
看不下去，转头冲回去，原来这就是他的生活，如果她介入了，有一日，便要看一日。
四天后，太后唤来她，眼里露着狡黠：“纹生，原来，你还是瞒着我事体。
”她心虚，低头谢罪。
“你可认得段宗秀这个人？
”“这⋯⋯”她冒出冷汗，当然认得，那个晚上，他说：“请叫我宗秀。
”难道她仍没有断了他的念头？
难道他得了便宜，又来宫中卖乖？
见她紧张，太后倒觉得是种羞涩难堪，止不住呵呵地笑：“原来你的意中人是他。
昨天，他恳求皇上，要讨你为妻，你这孩子，不是说来找我吗，他怎么去求了皇上？
”咦？
她傻了眼，不过纵情一夜，他居然来讨她。
“皇上来问我的意思，我这里自然是答应。
”太后的欢喜夹带了欣慰，最怕女官爱上不该爱的人，提出非分要求，可她挑了督察院佥督御史段宗
秀，原兵部右侍郎段辉之子，年少英挺人物端庄，又不曾娶妻讨妾，位居四品，不大不小，但对于纹
生，已是正好。
“放心吧，婚事由我叫人来操办，你跟了我这么多日，我决不会亏待你的。
”纹生始终呆立，这些天人很憔悴，因而反应缓慢，明明拒绝的话已冲到嘴边，不知怎么的，无法脱
口。
不错，她年纪大了，早该出去配人家，而他也早已订下了右相之女，年底便要完婚，难道真要去做妾
为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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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睁睁地看他在面前风流快活，还是嫁了吧，至少这次是她先离开。
她想，段宗秀究竟是怎么样的长相？
如此面目模糊，可她喜欢，那个同他一样的身体，罢罢罢，既然得不到他的人，那个相似的身子她也
要了。
“纹生，”太后俯身来摸她头顶，有些舍不得，这个女孩子万事总称她的心意，“虽然你要嫁了人，
但我不会革了你的女官位子，记得有空，经常来宫里走走，好陪我说话。
”三婚礼不过三个月后，果然办得体面风光，太后身边的红人出嫁，嫁的又是权贵人家，来贺喜的大
小官员挤满一室，段宗秀喜服金冠，忙里忙外，眼角，不住瞟往内室的房门。
那一夜，他出城办事，走错了路，却遇对了人。
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会狂放至此？
这些已经都不重要，富贵子弟见多识广，她的大体情况，略一思量，便也猜得到。
可是，他不计较。
他喜欢她，这个用四肢胶缠住他的女人，全身仿佛柔若无骨，滑若凝脂，令人魂飞魄散。
他爱她，说话时像是在呻吟，呻吟时又如同在叹息。
她坐在喜床上，红裙绣带，金凤珠钗，头上盖着罗帕，有尺长的流苏从四只角上淌下来，坐姿端庄，
人却倾耳静听，外面，喜官在仰声唱名，右相、六部六科、詹士府、太医院、翰林院，人都来了，太
后、皇上，皇后、诸位皇子亦皆有赏赐，她还在等什么？
难道盼望他会来，念头一转，自己也笑，这可不算是痴心妄想，他怎么会来，他根本已经放弃。
还是静不下心，遣差了贴身小婢去看贺礼，故意要来诸位皇子的礼品清单，坐在红帐下，一手挽起罗
帕，一手横执香卷，仔细地查看，五皇子，翡翠镶金冰蝠在眼前一尊；六皇子，琉璃刻丝包檀木山水
屏风一架；七皇子，彩线嵌宝双面绣九头龙牡丹一幅⋯⋯。
她惊住，手上悚悚发抖，看得身边小婢满面奇怪。
“缁珠，这房里太红彤彤了，你去将太后赏的那对如意拿来，放在这厢案上。
”“是。
”“回来，”支着头，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好像上面还有副九头龙牡丹的刺绣，也一并取来，挂在
那面墙上。
”“是。
”缁珠想不通，却也不好违命，去将物品取来，按吩咐——放置好。
她眯起眼，只盯住那副绣品，多么熟悉的图案，纵然是每每触摸不及，可总在心底烙了个印子，那暴
目狂虐的龙头里，嵌着滟滟的红宝，如他的秀目，深邃无底，第一次在白日仔细瞧个清楚，原来龙头
的唇角是上翘的。
牡丹半绽轻舒，龙身团盘飞舞，鳞片勾爪弯利，九首四散开去，每一张嘴都隐着笑意，冷笑、狂笑、
嘲笑、讥笑、不怀好意的笑⋯⋯“真难看，”她实在控制不了声音里的愤怒，“缁珠，把这幅画拿走
，我不要看到它。
”老实的婢女摸不着头脑，依言又来搬动，心里有些不耐烦，这样的新娘子，的确少见。
她坐在原地，罗帕已放下，脸上余怒未消，那幅画不知被收到哪里去了，胸口起伏中，她竟又有些后
悔，是否该再去看它一眼？
红烛焰芯轻摇，有轻风拂进窗帘，婢女出去开门，把浑身酒气的新郎放进来。
他已半醉，脚步微跄，并不要人扶持，自己走到床边，紧挨着她坐下。
缁珠溜了。
他掀了罗帕，又勾起她下巴，借着烛光，细细品赏，禁不住得意满怀，如此美艳秀媚，又有显赫的背
景，中他的心意，配他的身份。
“纹生，”他轻吐慢唤，密贴着耳垂，那里的肌肤最娇呵敏感，“你终于应允这门婚事，我保证今后
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选择。
”纹生笑，她自己不知道，这一刻的笑容酷似画上的龙头，她也看不出，这两者间到底有什么宿命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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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爱情这幕悲喜剧谁先入得场，便注定要吃了亏。
婚后的生活也算美满，他体贴周到，关怀备致，她也乐得享福受用，闲来无事，便去宫里与太后细话
家常。
偶尔，也会遇到他。
入秋的季节，他穿了一身白衣，走过内宫的花园，人一行动，原地便留下摊醒目的印子。
在蜿蜒的长廊下，他们面对面经过，他微微而笑，她忽然头晕。
“纹生，新婚可曾满意？
”她不语，让开，这样笃定的嘲弄，只怕是无力反击。
才低头，又见了他手，捏了把玉骨的纸扇，指指纤长有力，指甲透明干净。
虽是秋天，她却渗出汗来，瞬间遍布全身，狠狠咬了牙，不敢再看下去。
见她为难，他偏还要上来调戏，斜过肩胛，耳鬓厮磨，“怎么了？
难道心里有什么委屈？
猛然，她抬头，眼中精光爆现，不过是一个动作，也早已耗尽全力。
难道今生都要受他这般嘲弄，永世不得脱出欲海。
在内室，太后认真打量，她更丰润了些，面上光泽，如渗进了宝石粉末，但眼眶微红，似有心事。
“纹生，男人的事，不要想得太多，给一分眷恋便是一分的福气。
”“是。
”“你已是正室，便是大局敲定，其他的小细节，不必过于关心。
”“是。
”她根本听不进去，满目都是那个白得刺眼的影子，他以为这样就完了么？
一副同绘的刺绣便打发了她，所有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甜言蜜语，可是，说过了，便有人记住，这一
生，她若肯放过了他？
才怪！
两个月后，宫中突然惹出事端，向来体健的皇上整日里头晕目眩，并夜中有呕吐之症，太医来看，说
是疲惫伤神、气血不顺，才伤了龙体，精心开了药方，小心调养。
不过了几日，太后急召，宣纹生入宫。
此时，已是深夜，她一径入到内室，见那年迈的贵妇人倚在湘妃榻上，满面焦灼。
“纹生，你可知皇上病重？
”“是气血亏损之虚么？
”“我的傻儿，此言差矣，宫中有道流言，皇上的不适，怕是缘于一种毒剂。
”“中毒？
”“快小心些，此事万万不可宣扬，你倒想想，谁能替我查清此事？
”纹生跪在榻前，俯下身来，“既蒙太后垂爱，把真话告诉了婢子，自然，此事不宜再让外人得知，
如果太后信任，婢子的男人，是督察院佥督御史，他办事行动方便，又有个官家的正名，管理此事，
人选最最合适。
”“不错，唤你来，就是这个意思。
”太后叹息，人若位重权高，便一日不得安生，一道小小的流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叫她寝食难
安。
“来，来，来，哀家这里有道懿旨，你带了去，嘱咐段宗秀好好核查，不可放过一处怀疑的所在。
此事若办好了，我必重重再赏。
”“婢子遵命。
”她怀揣着重命，匆匆回了府，一五一十，娓娓说于丈夫听。
“别开玩笑，如果是毒，太医一早查出，再说所有御用饮食，都有宦官亲口尝过，哪里来这空穴之风
？
”“唉，你这傻子，原本宫中所有御用的食物，是不可能间中下的，可如果说这种毒药，是被分散下
在食物、饮品里，分量极微，一件入口，根本不会引起毛病，非长此久往，积聚成众，方显出效果来
，这种事体，难道也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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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他想了又想，只觉匪夷所思。
“另一种可能，这药，若是由身边的人所下，难道皇上宠幸个妃子，枕边帐里，端水递茶，也有专人
可以亲尝么？
”“不错，”他点头，可又立即摇头，“照此说来，此举更是难题，若是分散下毒，吃的吃了，倒的
倒了，如何再能查寻而出？
妃子投药，更是无稽之谈，试问我如何能进到内宫，找出蛛丝马迹？
”“良人，夫君。
”她咯咯娇笑，柔软的声线似一轮靡音，不知何时，已将手贴在他襟上，延着衣的管袖，一路抚揉上
去，他穿得是宽身的袍子，外衣下并无一物，被她纤手一搓，立时耳赤身热。
“你娶我，难道只是为了爱我？
我既然肯嫁你，就是要助你一臂之力，尔盛吾盛，君隆妾隆。
”所谓引诱，仿佛徐徐引出一场好梦，繁花似锦隐约可见，但未必可游得随心畅欲。
自香甜，转迷醉，发浮想，坠沉沦，然后修成满足完全。
不错，她很兴奋。
入宫七年，这期间，看遍光怪陆离，形形色色，万变不离其宗。
邀宠、争功、流言、密谋、机关，一道道的关闸升落，每一运启，接驳处尸首填塞。
皇族的疑虑是无孔不入的，他们怕鸩毒，怕刀剑，怕逆谋，怕异己，独独不怕，这空穴来的风，无因
而动的影。
她所做的，不过是句小小的话头，借了不相关人的口，传入掌权者的耳，辗转沉浮，她总能得到渴望
的东西。
她亲手设的局，自然是早认定了人选，第二天，直取朝鸾宫。
最承皇恩雨露的丽妃，披了浅紫绢衣，立在园中，俏生生人比花娇，明滟滟秀媚入骨，她最得意的是
一头流水般的长发，不绾不束，飞洒而下，窕窈迤逦，有如烟笼光环。
纹生远远见了，走过去屈身施礼。
“纹生，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
难道太后又有什么吩咐？
”“我不过是路过，”她也抿唇，朴素大方的一个圆髻，几柄白玉小钗，鬓边倾下两股散发，遮住了
，秀目中星星的狡黠。
“贪走近路，打扰了丽妃娘娘清静，还请万万恕罪。
”“这么急着走路，难道是宫中有急事？
”“纹生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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